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中 州 学 刊 Ｆｅｂ．，２０２２
第 ２ 期（总第 ３０２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２

【新闻与传播】

认知传播学的三大价值题域∗

林 克 勤

摘　 要：认知传播研究在中国经历了 ３０ 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理论框架，逐渐显现出传播学未来演变的中国特

征，被认为是传播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分支。 认知传播学的三大价值题域包括：对人文视角、人际关系和非实体空间

的发掘，坚持了一种从主体性升华为主体间性的人文主义进路；把体验作为人类传播实践的中心，涵盖了从意向性

中认知世界的直接体验和着重于阐释传播的间接体验；认为所有进入人脑的事实和意义都经过了知识、经验、情
感、立场、爱好等主观因素掺和施效下的心智的加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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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进迄今已逾百年的传播学，自滥觞之日起就

饱受行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与规制，实证、经
验、效果为其拓荒轨迹上的三个关键用语。 虽然说

传播学研究也借用了不少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
政治学、现象学的理论与范式，但客观实证从来都是

主流传播学派的不变范式。 这种内卷化趋势陆续经

历了批判学派、文化学派、后现代主义转向的洗礼，
一直延续到认知科学的出现与繁荣才显现出其松动

破裂的迹象。 认知传播学的兴起与发展，为传播学

理论大厦的建构发现了新的视角，打开了新的研究

之窗。 有学者认为，中国认知传播学研究已整整发

展了 ３０ 年，经历了缓慢发展期（１９８７—２００３ 年）、理
论自觉期（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体系建构期（２０１１ 年至

今）等三个阶段。①现今的认知传播学已逐渐显现出

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中国特征，被学界认为是当下传

播学宏观体系的重要分支之一。②它以超越客观、实
证、经验、技术等经典层级的传统框架为己任，其理

论仪轨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下已形成间性意

义、体验实践、心智加工等三大价值题域，拓宽了传

播学研究的时代主线与学科进路。

一、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一种人文主义的进路

在传播思想史上，媒介技术研究是学者们历来

重视并致力深耕的一个领域，麦克卢汉甚至为此专

门设计了一套以媒介进步改变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

唯技术历史哲学。 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是人体器

官的体外延伸，电视、摄像头、网络直播是眼睛的外

化，电话、收音机、音响是耳朵的假体，电脑、控制中

心是心脏的另类象征，可触摸式电子媒介则是皮肤

的模仿物……媒介的机械式扩展被认为是对人的器

官、感官或曰功能的强化和放大。③深受麦克卢汉影

响的德布雷则提出了超越传统传播学的研究方

法———媒介学，他认为技术创新性完全可以中和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论，而且，在他的眼里，一
部人类文明史就几乎等同于一部媒介进化史。④这

种对媒介技术的狂热偏好在数字媒介高速发展的趋

势下不断得到加强，人的主体意识在传播研究中日

渐淡出，或者被层出不穷的技术导向所压制，生产力

而不是生产关系取代了对主体自由意志的操纵。 认

知传播学适时呼吁人的主体性的回归， 并在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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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层面对其进行深化和扩展，我们认为，从主体性

到主体间性将是未来传播研究必然关注的一个价值

题域，并且这也有可能引领传播学进阶的又一次

转型。
１．芝加哥学派的技术人文范式及其拷问

芝加哥学派是传播学史上涌现出来的一个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学术群体，近年来，芝加哥学派的学术

传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被认为是反思传播学

的一个关键思想资源。
有学者指出，芝加哥学派归根到底是以技术主

义作为其核心视点的。 其一，在杜威和库利那里，传
播技术一直被视为人类文明繁衍生化的主要推动

力；其二，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进步。 英尼

斯、麦克卢汉等媒介技术论者也从芝加哥学派中汲

取了思想养分。⑤确实，面对当时美国国内外形势的

动荡、移民的大量涌入、社会矛盾的激化，杜威、库
利、派克等人对大众传媒给予了厚望，期待其成为拯

救美国伦理道德和政治共识的利器。
但是，芝加哥学派仍然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情

怀，他们广泛采用以田野调查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
可以说，热衷于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符号互动论

与纯粹迷信技术进步、希望以之改变美国社会的技

术决定论，这两种视野迥异的学术观点在芝加哥学

派的思想体系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前者的比重

可能还要远远大于后者。 潘忠党在分析美国传播学

的发展时指出，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传播学思想

重镇“以人文价值取向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

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的”，这种

价值追寻与“以控制论为代表、以社会控制为根本

目的、以信号传递为基本观念、以实证主义自然科学

为基本模式的传播学”有着明显的精神分野和根本

的理论区隔。⑥

被誉为美国文化研究之父的詹姆斯·凯瑞在其

重建芝加哥学派的努力中，更是力图摆脱传播学以

降行为主义和科学主义对其学科版图的约束与操

纵，探索一种人文、互动、仪式的整合轨道。 尽管他

也离不开芝加哥学派的实用主义传统与经验主义研

究方法，但凯瑞依然把人本主义视作其实用主义传

播学的一个突出表征，他呼吁“把传播学的目标设

想为文化学科较为合适，且更具人性”⑦。
故而，在实证主义、技术主义、人文主义的纠缠

交织中，我们依然强调芝加哥学派的人本主体性学

术意指，而关系的互动、人本的立场、思想意识的偏

向确乎折射了其有别于经典传播研究的启蒙精髓。
２．认知视角下贝特森的托勒密变革

贝特森一直是致力于从人类认知的视角去思考

传播的。 受益于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精神病学

等人文科学的多重滋养，他提出了一种普遍的认识

论，即认为传播是理解人类行为、社会结构、相关组

织等文明重要问题的出发点。 由此，他提出了那句

著名的论断———“人类不能不传播”⑧。
贝特森认为，信息可以同时生产两个方面的意

义，一是聚焦内容的意义，一是暗示关系的意义。
“内容意义”关注何人、何时、何事（客体的视野），
“关系意义”揭示的是传播过程中参与者之间的对

象性勾连（主体的视野）。 他指出，关系意义可能比

内容意义更加制约传播的效果，因为这涉及人的情

感、喜怒哀乐、知识结构、价值取向等，也即是说，主
体性的“何人说、何时说、何处说”的条件前提往往

能够超越实体性的“是什么”的内容，从而施效于传

播的运行进程。 贝特森也因为提出了“关系传播”、
彰显了传播角色的主体性律动而被称为“关系传播

理论的开拓者”⑨。
贝特森的理论旅行不仅涉及人类精神世界信息

论、系统论、控制论的核心深处，也广泛触及具体而

细微的传播学实践探索。 在人类传播史上，他第一

次提出了“元传播”的概念，即这类传播活动并不是

要传达明确的内容，用内在的精神之镜去映射、达意

外界的事物或事件，有可能只是提示、批评、赞赏、请
求、停顿等人际关系的模糊反应。 他从人类学和精

神病学的角度排列了一种生物学类比，认为任何有

机体个体意识的形成、社会关系的建立等演变都应

该纳入传播的过程，而不是让依靠技术媒介的内容

意义独霸正统的传播层级。
贝特森与瓦茨拉维克的互动关系学派强调了对

人际交往行为的深层次理解，而这种有机体而非机

械装置的串联互动，不仅牵涉到事件的发生、价值的

接受、内容的释义、参与者的反馈，更指涉关系的判

断、情感的定位以及所有互动如何产生的互动，这也

是贝特森与瓦茨拉维克等人被定位为“互动关系学

派”的原因。⑩

从传播认知的普遍意义入手，贝特森及其追随

者实现了对经典传播理论的质疑与反拨，完成了一

场传播领域的托勒密式变革，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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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被认为是对媒介技术学派

和机械实证主义的批判与跨越。
３．间性思维的传播学指向

传播思想史上技术性与主体性的博弈是主客体

二元论迭代延续与脉络派生的结果。 在前人的研究

基础上，认知传播学高扬人的主体性的旗帜，凸显人

的主体性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在现代技术

的观照下，秉持一种重思主体、技术、环境等复杂关

系的学术视野，从而建构一种映射实体与非实体、审
视存在与非存在、有机互动、总括统一的间性思维。

在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商戈令教授看来，所谓

间性（ｉｎｔｅｒａｌｉｔｙ）指的是“那些非实体性质或因素的

总称，用来表意存在、实体、语词及概念组成之内、之
外和之间的时空、变化（过程）、关系等非实体因素、
性质和作用的总和”。 间性思维并非只是一种立

于实体与存在的本体性站位，也不能表意为一种实

用主义的认知模式，而是更多地关注事物之间的关

系与情境，破除抽象的、静止的、机械的桎梏，强调生

命的过程、鲜活的流变，在主体性的复魅中，探求实

在界被遮蔽的本质。 在认知传播学的视域下，间性

论是一种认知方式或思维基模，它可以帮助我们在

具象的、技术的、现代的纷繁复杂态势下，去透析人

类传播过程中的感性与理性、实在与非实在、主体与

客体相互纠缠、彼此渗透的混沌图景。
认知传播学依托两代认知科学的强大思想基础

和理论积淀，对经验传播学的领地开展了一种可视

化渗入，它强调人类传播的过程与效果正是在这种

主体间性（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中逐次展开、不断显现的。
恰如弗卢瑟所说：“我们所处的世界中具体的东西

是关系……我们所说的‘主体’和‘客体’都是来自

于这些具体关系的抽象外推。”视一切对象为传播

过程的主动参与者，摈除主体与客体、实在与非实在

之间的二元对立，讲求技术与人文的结合，探索一种

重视体验而非重视实在、重视变动不居而非停留于

迟滞静止的传播格局，正是认知传播学派自始至终

弘扬的一种核心路向。
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弗卢瑟间性论寄身于一

种诸多大哲都钟情的对话模式，这种对话模式与哈

贝马斯注重交往理性的对话、巴赫金“多音齐鸣、众
声喧哗”言语交际模式的对话、彼得斯吁求平等交

往的对话有着内涵的殊异，与德勒兹标榜自我消解

和循环生成的内卷式对话也有着明显的区隔。 弗卢

瑟强调，对话的本质是一种创新，而不是存量的消

化、无奈的延续，这包括说话者内心的独白、与他人

的互谈，也包括人类与机器装置的界面呼应、与传播

假体的彼此勾连等。 在认知传播学的理论架构中，
对话反映了创造性的生活，它是民主的、流动的、共
鸣式的信息沟通与精神吁求。

主体间性为认知传播学的发凡提供了一种丰富

的现象学视野，正如德勒兹所说：“内部不过是选择

进来的外部，外部不过是投射出去的内部。”认知

传播学认为，我们眼中看到的世界与事物，实际上都

与内在的心灵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人类面前的现

象不过是内在心灵投射的倒影，一种被呼唤者对呼

唤者的回应。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纯粹的主体，也
没有不变的客体，主客体的转换与互融就不断发生

在人类传播的广阔舞台上。

二、作为人类传播中心理路的体验实践

在斯蒂芬·李特约翰和凯伦·福斯合著的《人
类传播理论》（第九版）中，一些站在学科前沿的学

者已明确把现象学列为传播学研究的七大传统之

一。 作为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从胡塞尔到梅

洛－庞帝，从海德格尔到雷科夫和约翰逊，现象学的

开枝散叶对哲学和语言学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并在

认知科学的助力下，催生了认知哲学、认知诗学、认
知语言学、认知翻译学、认知传播学等新的学科分

支，丰富了世界知识版图。
现象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体验” （ ｅｍｂｏｄｉ⁃

ｍｅｎｔ），也有学者把它翻译成“具身”“涉身”等，都是

意指人的主体性感受。 但从我们总是通过个人的主

体性探索来感知、理解外部世界，并以之形成概念、
生成意义来阐释外部世界这一基本逻辑来看，这种

主体性行为早已超越了肉身（ ｆｌｅｓｈ）的实体层面，迈
向了肉身与思想、意识相结合的更高维度，所以我们

认为译成“体验”更为恰当。 这个“体验”也是认知

传播学对人的主体性感受进行聚焦生发的精粹要

素。 在丰富的体验实践基础上，人类运用心智的认

知加工进路，形成了不同的对象性认识，展现给了自

己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１．从意向性（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中认知世界的直接体验

现象学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人是通过自

己的亲身体验去认知世界并形成相关概念，然后又

借由这些概念去进一步揭示世界本质的。 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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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能够认知万事万物，是离不开眼耳鼻舌

身意等六识对外部的感知的，有了这些直接的体验，
外部的事物才能经由身体的器官摄入（最显像的摄

入即西方哲学所经常提及的“凝视”），从而位移到

头脑，成为心智中积存的影像轮廓。 正如梅洛－庞
帝所言：“我们掌握的有关世界的全部知识———甚

至于包括科学知识———都是以我们自己独特的视角

而获得的，或者说是从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中获得

的。”也就是说，作为一般性存在的客观世界并非

是与人毫无关系的实在界，而是“我”感知到的个性

化独特对象。 要理解某个外在的东西，只能通过我

们与该事物之间搭起的某种联系，正是这种有意识、
有倾向、有立场、有指向的回眸，建构了我们与外在

事物沟通、了解、认知的路径。
在这种对对象的个体化、偏向性关注中，人的身

体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即人既处身于世界之中，
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的身体及器官又面向着整个世

界，关联着万事万物。 这种意向性身体图式的描摹

勾画是梅洛－庞帝试图远离传统形而上学束缚而进

行的一场认知现象学知识历险，这与胡塞尔要求丢

弃偏见、抛开个体固有思维模式和处事习惯的“聚
焦性意识”的方法论有着本质的不同。 胡塞尔的经

典现象学具有一种精密设计的客观性，它要求人们

在观察世界、感知世界、体验世界的时候，不能把自

己的固有立场和经验重叠带入这个双向内化和外化

的认知过程，这实际上标举了对人类主观性的一种

排异。 而梅洛－庞帝的知觉现象学把“意向性认知”
作为剖析事物外在联系或内在机制独立存在这种体

验假象的手术刀，他认为人的目光对外界的注视就

像探照灯一样，只照亮自己想要照亮的地方，这就形

成了一种世界只存在于人的主观感知之中、关于世

界的意义也是由人类个体来赋予的激进式隐秘话

语。 需要强调的是，他提倡的“意向性体验”是一种

宽泛意义上的意识或感知，它总是“面向” “朝向”
“看向” “关注”或“包含”一个特定对象的立场或

兴趣。
梅洛－庞帝的“意向性体验”方法论极大地影响

了雷科夫和约翰逊对体验哲学的建构，也为第二代

认知科学的枝繁叶茂，进而为认知传播学的成熟发

展提供了理论指向和框架形塑。 从而，人类的注意

力如何产生、怎样关涉客体由心理学范畴跨界移入

传播学的旨趣追求，注意力问题与意向性体验成为

认知传播学体系架构中必须要解决的实质题域。
认知传播学把直接体验作为一种真实性构建的

充分前提，并发展出一种多重真实的普遍性理念。
通俗地讲，即你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我观察到的世

界也是真实的，由此及彼，每个人甚至每种生物都拥

有自己亲身体验的真实世界，但由于个体意向性的

区别，我们各自体验感知的世界可能略有差异，无法

完全重合而已。 在苏轼的《题西林壁》中，“横看成

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就形象地勾勒了一幅认知视角下多重

真实的庐山图景。 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不同的观

察者眼中，庐山千姿百态、气韵多变，并非静止、划
一、固化的客观存在，而是人的身体、器官、位置、偏
向、爱好、心情等赋予了他们面前庐山的多元面貌。
这些“构建”出来的庐山形象都是主观体验视角下

真实的庐山，并非完全脱离实际臆想出来的庐山，但
形态上各有特点，韵味上各具擅长，呈现出齐泽克所

指的不断抵抗符号化的实在界多样化表征。
２．关注阐释传播与对空言说的间接体验

一般情况下，人们倾向于通过直接体验来认识

世界、形成概念并以之影响现实行为。 但在很多时

候，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亲身体验事物

与事件，必须要借助一定的介质，如语言、文字、图
像、声音、信号、符号等，在别人的讲述或叙事中，在
转发的图示或复刻的符号中去了解事物的存在或事

体的发展，从而习得一定的知识并加以实际运用。
听故事、上补习班、读书、聊天、看电视、听广播、使用

手机电脑等网络媒介，都是一种非亲身在场的体验。
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间接体验，这也是人类认知世

界的一种方式。 最典型的间接体验就是教育。 教育

是把自己积累的经验和习得的知识以传授的形式普

及于大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改变了只能靠亲身体

验去认知和改造世界的单一渠道，使知识和经验的

大规模习得成为可能，掀起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

次认知革命。 教育最基本的手段就是阐释传播，即
施教者把个人的体验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

性化的循环往复，而受教者则根据自己的禀赋、能
力、背景、情绪等习得施教者的经验和知识，并进而

了解外部世界。
斯坦利·迪兹在归纳现象学的三项基本原则时

指出，首先，知识是在一种意向性的体验中习得的，
人类借由体验获得经验和知识去认识和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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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事物的意义由个体的生活立场、情感结构、知
识背景等主观因素决定，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人心中

的价值和意义可能有所区别；最后，人类的语言是用

来定义和表象世界的工具，人类正是通过语言的播

撒、解释、传授来体验世界的，甚至于“以言取效”，
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交往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去

改造世界。海德格尔在其阐释现象学的立场上，强
调正是由于语言在特定条件下对存在界的阐释才呈

现出了现象的价值和意义。 “词语和语言并不是事

物的包装纸，仅仅用来构成人类说话和写作的材料

单位，而是在词语和语言的使用中，事物才第一次形

成了它们的轮廓并被抽象出来。”在海德格尔的语

用行为阐释理论当中，语言被确定为认知世界的关

键桥梁，语言在不同环境下使用的意义深刻影响了

人们对于某个特定情境或特殊对象的体验，从而形

成了主体性框架下大同小异的世界图景。 皮尔斯根

植于现象学的三元传播理论也认为，有三个基本范

畴控制了人们关于世间万物的认知，其一是我们用

身体感知到的东西，这是一种通过直接体验得到的

实在界影廓；其二是我们运用经验和知识观察到的

实在界；其三是综合第一和第二的规则与结构。实

际上，皮尔斯的第一性理论讲的是人通过亲身经历

从而得到关于世界的认识，第二性指的是人通过间

接体验获得的对外界事物的看法，第三性则指的是

对于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阐释，即叙事者基于不同情

境、关系限定等对于外界事物的意义解读。 有学者

把皮尔斯这种渐进性的认知方式定义为一个特别的

概念“统觉” （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即一种“用个人过去经

验的积淀把新的经验吸收进来，加以改造，从而形成

一个新的整体”。
不可否认，阐释者在接受者通过间接体验来认

知世界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引导作用，有的时候甚

至发挥了“师傅领进门”的决定性功效；但从接受者

的角度看，阐释者的话语或文本本身也充满了大大

小小的缝隙，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可以补足的空间。
因为没有一个教育者能通晓一切，也没有一种叙事、
一个文本可以放之四海，涵盖所有事实或阐明一切

真相至理。 故此，我们认为，阐释者的话语解读因人

而异，那些天生的缝隙正是阐释者留给接受者的认

知空间，阐释者在传道授业解惑中也向接受者发出

了对空言说的邀请，即诱使他们积极参与解读，发挥

个体的想象力，统合构建新文本、新体系。

三、心智对传播过程诸要素的影响

与人类的体验与认知密切相关 的 是 心 智

（ｍｉｎｄ）。 在认知科学蓬勃发展的大潮中，雷科夫和

约翰逊倡导的体验哲学独树一帜，提出人的心智、概
念、语言都是基于和外界的“互动体验”以及大脑的

“认知加工”而形成的，这是一种完全有别于笛卡尔

身心二元论的体认一元观。也就是说，人的心智并

非天赋神授，而是从实际生活中慢慢积累经验、学习

知识而后成熟的，反过来，成熟的人类心智又主宰、
控制着个体的判断和行为，施加着主观能动性的映

射与改写。 因而，这是一种“客主、主客、主客主”多
重互动的唯物辩证法进路。纽维尔和西蒙根据认

知科学的大量研究成果推断出人脑中存在着一个认

知加工系统，外界事物进入人脑都要经过该系统

的编码、排序、储存、输出，但他们把人脑视同于电

脑，用感受器、效应器、记忆器和加工器等机械元件

符号指代人脑的复杂工作机制，这是对心智功能的

简单化描摹和单向性考量。 实际上，人的心智对传

播过程诸要素的影响要广泛和深入得多。 实践证

明，人的心智并非是对外界事物作客观记录和原样

复刻的自然之镜，而是一面在知识、经验、情感、立
场、爱好等主观因素掺和施效下的哲学之镜。

传统西方哲学本质上是以本体论和认识论为中

心的“镜式形而上学”，自柏拉图、笛卡尔、康德以

降，都把人的心智看成是实体的“心” （ｈｅａｒｔ），一个

客观反映外在事物的精神实体，人们获得的知识就

是“心”不折不扣地转录外部世界的反复积淀。 在

这些论述中，洛克的“白板说”尤能揭示“心”作为自

然之镜的旨趣，他认为“心”就像一张“白板”，而让

这张“白板”留下符号和印记的，便是外部事物在这

张“白板”上投下的倒影，这些倒影和符号累积起来

便抽象成了经验和知识。 西方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

之后，语言之镜又代替了自然之镜，成为与外在世界

关联挂钩的重要媒介。 语言哲学家们认为语言的基

本特征就指代了世界的基本特征，研究语言就是研

究世界。 但在罗蒂的眼中，这两面镜子都应该打碎，
取而代之的则是他抛弃镜式思维之后的实用主义哲

学。 罗蒂的功绩在于，把人的整体、行为和社会实践

作为理解人类认识活动的前提，并强调人的认识都

是多元的和相对的。但他的缺陷也一目了然，即割

断了人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有机联系，否认了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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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客观性。 其实，镜式隐喻这种哲学传统并没

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对镜子本身性质及工作机制的

定义。 心灵之镜确乎存在，但它既非一面机械复刻

外部世界的自然之镜，也非“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

宙”的主我之镜，它应该是一面既力图真实反映实

在界的本来面目，而又经过了人脑认知加工和某种

改造的哲学之镜。
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出发，强调人类是立足于个

体的情境来体认生存经验和领悟世界意义的，由此

而形成了我们各不相同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体悟主要由两种方式构成：
一种是“思”，即人类通过理性的计划实现生存；一
种是“诗”，他描述为人类诗意地栖居于大地。 我们

不妨把前者看成是周密计算的和逻辑推理的，把后

者视为感性渲染的、情绪控制的。 人的心灵无疑兼

有这两种不同气质的波动与想象，在对外界事物进

行映射与描摹的时候，便引发了心智对实在界的理

性加工和感性加工，也可以称之为认知加工和情绪

加工。 认知传播学的努力方向就是沿着“信息加工

取向”（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这一进路，去
探测人类心智隐秘的黑箱，试图揭示人类行为与意

识之间的工作机制，系统研究知觉、注意、记忆、动
作、语言、思维、决策、动机、情感的过程和结构，厘清

人类认知活动的物质来源。

１．依赖于周密计算和逻辑推断的信息加工

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外界事物时人脑会产生

一种“思”的存在和影响机制，它意指大脑是一个知

识的储存与处理器。 通过体验获得的知识以符号的

形式潜藏于大脑之内，正如拉克曼等人所指出的那

样，少量较为基本的符号计算操作，例如编码、比较、
定位、储存以及类似的操作，可能最终负责人类的智

力，从而创造知识、新奇感，或许还有对未来的一种

期待与憧憬。这些基本的知识符号对于进入大脑

的信息会产生最初的判断、取舍、记忆、改写等，发挥

着中央处理器的作用。 正是这种理性思考、逻辑推

断、文化层级、知识结构等对于外界事物的加工施

效，形成了人们对于同一对象认知行为的不同表征

与内涵区别。
兰盖克主张，人们在认知世界和表达意义时必

然涉及客观的体验和主观的识解。 在意识进场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时，由于认知主体互动体验的个体特

色，人们往往会从不同的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

突显来考察同一对象，这就形成了关于该对象的

差异性看法，甚至于语义多变的各色概念。 这种基

于客观对象体验的“创造性误读”，是人类个体知识

与实践经验的筛选与重组，也是布鲁姆强调的以修

辞方式表现的一种解构主义改写。 而且，这样的

“误读”体验感越强烈，产生的文本越多，就越容易

成为流传的经典。
在对民族志传播语篇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这种

情况尤其典型。 如唐朝诗人张继的名篇《枫桥夜

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

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因为话语的跨文化传

播，国内外对文本理解的“创造性误读”，《枫桥夜

泊》最终成为中外文化宝库中的不朽经典。 据统

计，国内外有关这短短四句诗的译文竟有 ４０ 篇之

多。在这些译本中，尽管译者都在努力忠实于张继

的原意，力图回溯千年之前的夜泊场景，但都运用自

己的知识积淀和文化背景对汉语文本进行了理性的

加工，凸显了跨文化传播中认知改造的主观性与多

样性。 如把“泊”理解为“停靠” “抛锚” “拴桩”，把
“乌啼”翻译成“乌鸦的叫声” “乌啼桥” “猫头鹰的

叫声”，把“江枫”意指为“江边的枫树” “江桥” “枫
桥”，把“渔火”定义为“渔船上的灯火” “打鱼的灯

火”“打鱼人的灯火”，把“寒山”想象成“冷山” “寒
山子的寺庙”，把“霜满天”建构成“地上霜” “霜色

满天”“月色似霜”，把“对愁眠”解释为“想入睡”
“忧愁难眠” “已经伴随忧愁入睡了”，把“客船”描

述为“旅行者之船” “慢悠悠的船” “漂泊流浪的

船”，等等。 这些根植于不同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

的理性加工，并没有完全背弃张继本诗的原意，只是

在原文本的基础上生发出了创造性的理解，这种在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中的经典改编性传播是有着积

极作用的，同时，也为原来的汉语文本增色不少。
２．取决于情感或者情绪的信息加工

在一定的语境下，人的心智面对外物进行摄入

时很大程度上会受制于自身的情绪或情感，或者说

是一种“诗性”的发挥与延伸。
情绪是人类独有的品性，是漂浮于生活或工作

空间的表层化意识，如果管理得当，它会给人的生活

增添色彩；如果控制不好，它也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

负面效应。 认知科学家认为，作为有意识的人类，我
们的日常生活是由情感的连续流构成的，人类无法

完全禁绝情绪或者情感对自己的侵入与操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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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可能是一种瞬间的刺激反应，情感相对持久一些，
心情的包含范围则更广，对外在事物的认知固化效

果更为长久。 情绪、情感、心情都是人类极端复杂的

生理现象，相对逻辑、知识、概念等理性的编码，它们

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对认知行为会产生非常强烈

的规制和重塑作用。
尤其在这个社交媒体极大繁荣的时代，公众获

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渠道更为多元和便捷，因而加

剧了其在情绪化条件下发掘事实甚至建构事实的主

观加工偏好。 有学者认为，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由

客观事实、主观加工以及情绪（情感）噪声共同构成

本体真实的“后真相时代”。在这个“后真相时代”
里，“真相”犹如雾里看花、隔河观柳，其表象方式更

加曲折、漫长，而情绪（情感）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 在社交媒体的赋能下，情绪（情感）的噪声往

往主动挑选符合其震动频率的事实片段，加上主观

性的渲染和极化，共同拼贴、创造一种现象真实，并
努力形塑一种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又加剧了

情绪的波动和发酵，进一步推动真相的情绪化重组。
由此，情绪（情感）不再是传播过程中的杂音，而是

开始在事实与真相的循环影响之间发挥关键作用

了。

从 ２０１３ 年新华网发布的“年度十大反转新闻”
开始，由情绪化（情感化）推动的反转新闻就成为中

国新闻界出现频率最高的媒体现象，而每一次反转

都牵动着公众和媒体敏感的神经，并造成了舆论的

极化甚至真相的推倒重来。 例如，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午，重庆市万州区一辆公交车与一辆小轿车在

万州长江二桥相撞后坠入长江，１５ 人不幸遇难。 随

即，网络上迅速爆出车祸的原因是该小轿车在桥面

上逆行导致惨剧发生，目前，女司机邝某娟已被警方

控制云云。 随着网络舆论的情感发酵，舆论矛头不

约而同地指向了“女司机”，甚至有媒体捕风捉影地

指出是女司机穿高跟鞋开车导致了事故，并配上了

女司机无助地坐在地上的高清无码图作为佐证。 而

后来经公安机关全面排查，还原的事实真相则是：公
交车乘客刘某因坐过站而与司机冉某发生争吵、抓
扯，导致公交车失控越过中心实线，与对面正常行驶

的小轿车发生相撞，随后坠入江中。 在这起反转新

闻中，公众与媒体的情感导向（对“女司机”的偏见）
是先入为主，拼贴部分事实片段，最终建构现象真实

的主要因素，也是情绪（情感）加工在“后真相时代”

的一种典型运用。 因而，引导或者控制好公众与媒

体的情绪化表达，注重心智与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
将是有效解决“后真相时代”谣言、流言、传言蜂起，
遮蔽事实真相难题的关键变量。

四、结语：呼唤一种生命的传播

从传播学发展的历史和学科特性来看，传播学

归根到底是人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虽然媒介技术的进步给它的体系框架带来了革命性

的创新与改变，但对技术的附和与依赖也在某种程

度上弱化了对人的思想、意识、理性、情感、情绪、兴
趣等“只可意会的知识”的关注。 现代社会倚重于

社会化软件的联结，但也离不开对人与人之间那种

生命体互在关系的检视。 认知传播学有别于经典传

播学的是它对人的主体性的复魅，它的理论题域涵

盖传播过程中实体与非实体因素、性质和作用的总

合，即一种互为主体的间性勾连；也把人类的体验

（包括直接体验和间接体验）作为人类认知世界、改
造世界的必要前提，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体验就是人

类传播的中心；同时，认知传播学还运用神经科学的

相关范式剖析身体与心智的互动关系，遵循一种认

知加工的进路，强调人对实在界的理解必然经过自

身心智的理性加工和感性加工，呈现出其哲学之镜

的根本内涵。 “我们在历史上高估了计算机联网的

价值，而低估了社会联网的价值，所以我们花了过多

的时间用在解决技术问题上，而不是用在解决使用

软件的人群的社会问题上。”在新媒体新技术为人

际交往插上翅膀、让其恣意飞翔的加速年代里，传播

更应该存在于作为生命体的人之间，存在于人的生

命力和思想力之中。 我们相信，作为一种体现生命

活力的传播，将会超越干巴巴的机器与技术对社会

关系的异化，升华为一种有温度、有湿度、有黏性的

人人时代理性与情感的互动与互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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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传播学的三大价值题域


